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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靚兒沒有歡喜，她緊張地迭聲問：
「你真吃了毒藥？現在你覺得怎麼樣了？

身體有不舒服嗎？你感覺如何了？」
霍非凡沒顧慮到自己，祇要凌靚兒能

醒來就好。捧著她的小臉，霍非凡深情地
回視著她。

「靚兒，你真的醒了，太好了，讓我
看看你，你嚇壞我了，以後不准你再做傻
事，不可以……」話說到一半，霍非凡突
然臉色大變，神情痛苦地彎身伏在床上。

「夫君，你怎麼了？怎麼了？夫君
……」凌靚兒驚駭地急忙扶起丈夫，看到
他痛苦扭曲的臉，嚇得又哭又喊。 「夫
君，你怎麼了，夫君、夫君……」

「他是毒藥發作了。」隨經綸坐在椅
子上涼涼開口。

凌靚兒呆了呆，立刻就向隨經綸哀求
要解藥。

「隨公子，你救救夫君，靚兒求求你
救救夫君，求求你……」

「你會自殺，就表示霍非凡對你不
好，你何必為他求情呢？」隨經綸看著凌
靚兒說。

「不，夫君對靚兒很好，靚兒也很愛
夫君，靚兒不能沒有夫君，求求隨公子將
解藥給夫君，靚兒求求你，求求你……」
凌靚兒扶著丈夫，拚命向隨經綸懇求。

「別……求他，靚兒，不……不要求
……人，就算為你……送命，我……我心甘
……情願！」霍非凡忍著劇痛告訴凌靚
兒。

「不要！靚兒不要夫君死，不要，
不，靚兒要夫君好好活著，和靚兒永遠在
一起，夫君你不能死，不可以，不可以！
」凌靚兒抱著霍非凡哭喊。沒有了夫君，
她也不會獨活！

霍非凡強撐著自己，伸手為凌靚兒抹
去眼淚，努力擺起微笑面對她。
「靚兒，你聽……，聽我說，我……我為

我誤會……你、傷
……傷害你向你……
道歉，我相……信
你，也愛……愛你，
我愛……你，靚兒，
不管我……我們能
……能不能在一……
起，我永……永遠都
愛你……」喘著氣，
困難地表白他的感
情。

「靚兒也愛夫
君，祇愛夫君一個
人，夫君你不可以
死，不可以丟下靚兒
一個人，靚兒不能沒
有夫君，你不要離開
靚兒，不要……不要
……」凌靚兒哭得像
個淚人兒，拚命搖
頭。

「靚……兒！」霍非凡緊抱她，他又
何嘗捨得離開她呢？

凌靚兒轉頭看著隨經綸，哽咽問：
「要怎麼樣你才肯救夫君？」

「你離開霍非凡，跟著我！」隨經綸
邪氣地笑著回答。

「做……夢！」霍非凡瞪著隨經綸，
恨恨地咬牙說。

「除了這個條件，就沒有別的法子了
嗎？」凌靚兒心中有了最壞的打算。

隨經綸不客氣地點點頭。
「靚兒不可能離開夫君的，既是如

此，隨公子，請你再給我一顆毒丸，靚兒
也要到地府和夫君作伴。」她不會再離開
霍非凡了，就算今生無緣，那他們就到陰
間做夫妻吧。

「靚兒！」霍非凡感動地摟緊懷中寶
貝，他最愛的傻寶貝！（八十）

「哎呀！智子小姐，你也不需要急於一時
嘛！現在正好是用餐時間，先請大家用飯吧！」

神尾秀子說的不無道理，因為大家在下田耽
擱了一陣子，再加上外祖母阿真身體情況不佳，
這一切忙完之後也已經六點了。

智子這才不好意思地說道：
「對不起，我祇顧著自己的事，忘記大家也餓

了。老師，我們一起去準備晚飯吧！」
「我也去幫忙。」

蔦代立刻站了起來。
由於正值夏季，大家吃過晚餐後，天色依然

很亮。
「那麼，智子小姐，現在就讓我看一看那間

神秘的房間吧？」
金田一耕助放下茶杯，雙手撐在矮桌上看著

智子，現場立刻瀰漫著一股緊張的氣氛。
「請等一等，我去拿鑰匙。」

智子一面走出客廳，一面回頭對神尾秀子
說：

「老師，請你先帶各位去那個房間，我隨後
就到。」

「好的。那麼，各位這邊請。」
「蔦代，你就留在這裡收拾一下，順便留意

老夫人的情況，不用跟來了。文彥，你要乖乖和
蔦代在一起哦！」

大道寺欣造吩咐道。
「老爺，你放心吧！」

蔦代臉色蒼白地回應大道寺欣造的話，然後
轉頭對文彥說： 「大少爺，你就和我在一塊兒。」

「嗯。」
文彥乖巧地點點頭。
「金田一先生。」

神尾秀子趁機低聲對金田一耕助說：
「你剛才問我嵐三朝劇團的人數問題……」
「有結果了嗎？」
「是的，一共是十三人。」
「十三人？沒有弄錯？」
「沒有。」

神尾秀子說完，便先跑去開離館的門。
金田一耕助的心猶如風雨中的小船一樣，劇烈地擺盪個不停。
根據田島修三所說，嵐三朝那個劇團一共是十二人，可是島上

的記錄卻是十三人。那麼，多出來的那個人一定是叫 「島田」了。
也就是說，那個男人在月琴島居民的眼中是跑江湖的藝人，而

在這些藝人的眼中他卻是島上的居民。
（難道這個男人故意要使雙方對他的身份產生誤解嗎？）
金田一耕助想到這裡，突然覺得一直潛藏在心中的謎底終於浮

現在亮光中。
「金田一先生，你怎麼了？」

等等力警官吃驚地拍拍他的肩膀。
「沒、沒什麼。」
「你的臉好紅，該不會是發燒了吧！」

亙理局長也擔心地看著他，因為此刻金田一耕助已經從脖子一
直紅到頭頂上去了。

「沒、沒什麼，請不用為我擔心。啊！就是這個房間嗎？」
神尾秀子點點頭，拉開窗簾。 （一三五）

我也受了一定程度的感染，向他作了一年手
勢：「慢慢說，從頭說起。」

齊白望著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接著
又大口喝酒，又抿了嘴好一會，才道： 「最近，
我發現了一座十分奇特的古墓——」

一個故事，如果用這樣一句話來開始的話，
應該是相當吸引人的，可是齊白如果要說一個故
事，而用這樣一句話作開始，那卻一點吸引力也
沒有。因為作一個盜墓狂，要是每隔三五天，他
不能進入一座新的墳墓，祇怕比常人三五天不吃
東西還嚴重——他會因此死亡。

所以，發現了一座古墓，對他來說，實在是
再平常不過的事。

不過，也還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他說 「十分
奇特的古墓」。齊白 「閱墓多矣」，能讓他稱為
「奇特」，當然不簡單。

所以，我並沒有表示意見，而且我也想到，
他將要作出的敘述，一定驚人至極，因為他曾如
此震怵。

他停了一停： 「這古墓，顯然是墓主人生前
就經營的，在經過了傳統的墓道、墓室之後，是
相當寬敞的地下建築，幾乎完全比照地上的一幢
宅子建成，連內中的陳設，也和一幢舒適住宅所
有的無異。當我進入的時候，同節都保存得極
好，完全可以使用——」

他講得漸漸流利了起來，本來應該讓他說下
去，不該打斷他的話頭，可是我卻無法忍得住最
基本的疑問，所以我一揮手： 「等一等，你說的
那個古墓，是中是西在什麼地方？那一個省？
」

這些問題，十分重要，可是齊白聽了，卻翻
著眼：「那有什麼重要？」

我有點生氣： 「當然重要，你說那座古墓十
分奇特，有著地下住宅一切完善的陳設，那是現
代北歐傢俱，還是古羅馬的大理古浴池。可以是
日本式，也可以是中國式。」

齊白抿著嘴，看來在考慮是不是就座回答這
個問題。

這令我更生氣，他帶著一條命，十成之中去
了七八成的樣子來看我，宣稱他和一個鬼在一起
過了三天，當然是要向我求助，可是這時，卻又
吞吞吐吐，這的確叫人無可忍受。

我冷笑一聲，說話也就不客氣起來； 「我知
道，盜墓賊大都鬼頭鬼腦，自己找到了一座古
墓，就以為全世界的人，都會湧進那古墓去，所
以一定要嚴守秘密，睡覺也最好把嘴縫起來，以
免說夢話。」

齊白漲紅了臉：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我？」

我冷笑： 「怎麼不可以？我知道，那墓，離
這裡多半不會太遠，不然，以你的精神狀態來
看，你也根本支持不到我這裡，早已倒斃街頭
了。」

齊白苦笑： 「幹嗎生那麼大的氣？不是我支
吾，是他不讓我說。」

（十三）

他把妹子綺雲手上一擔，努一努嘴，綺雲點頭會意，同乃姐把
身子輕輕退在椅子上，坐了喝茶，暗笑寶珠。寶珠也不知就裡，祇
顧出神朝下面望，身子露著半截，他也不知下面有人看他，且自慢
表。

再言宣公子自在裴府寫據回去，好不懊惱，心中祇是納悶。過
了兩日，又見以松。裴公子來邀他出去逛一逛。宣公子執意不肯出
去。裴公子因得了乃尊密計，當面請出宣年伯，說知來意。宣爺不
好推卻，逼著兒子陪裴公子出去逛一會。宣公子勉從父命，同裴公
子一路尋秋，也談談別的閒心，卻走到花園後門口，正是聽月樓上
雪洞，正坐著寶珠一人在那裡閒望。裴公子故作不知，問宣公子
道： 「你看那高樓上坐著一位佳人。」宣公子聽說，抬頭一看，吃
驚不小，忙搶幾步向前。且看下文。

第十一回 訪美探樓 遇婢破夢
詩曰：
彼此深情各自鐘，誰知無處覓仙蹤。
天工巧使奇緣合，再見當年舊玉容。
這是裴爺安排的巧計，叫女兒誘寶珠到聽月樓上，在雪洞口閒

望，故使以松將宣公子引到這裡，兩下會面，好使宣公子疑疑惑
惑，方懊悔起來，向裴爺哀求，才奈何他一番。這個機關寶珠也不
知道，宣公子越發意想不到。今聽見裴公子說，那邊樓口有一位佳
人坐在那裡，不覺將頭一抬，看見那佳人好似柯寶珠的模樣，大吃
一驚，忙搶行幾步向前，定睛細看，越看越像，唬得魂不附體，轉身
就跑，祇叫：「不好了！青天白日見了鬼也。」說著要跑，被裴公子拉住
道： 「宣仁兄，何所見這佳人是個鬼呢？」宣公子道： 「活脫一個
被水渰死的柯寶珠！怎麼不是鬼？」裴公子道： 「你可知這高樓是
哪家的？」宣公子道： 「我哪裡知道？這個人家樓上白日出鬼，也
不相宜。」裴公子笑道： 「宣仁兄少要亂說。這就是舍下花園的高
樓，那雪洞內坐著的乃三舍妹，即家尊面許仁兄的佳人。怕仁兄疑
惑舍妹醜陋，故小弟引仁兄當面一看，可不亞似寶珠麼？」宣公子
聽說，越發說出呆話來，道： 「豈有此理！仁兄欺我。分明一個寶
珠的陰魂出現，怎說是你令妹？」

宣公子與裴公子在樓下高聲爭辨，早被樓上寶珠聽見。樓下有
人說話，怕的外觀不雅，將身子縮進去，便與裴家姊妹帶了丫環下
樓出園去了。宣公子還要朝樓上細看，哪知雪洞內佳人已寂然不見
了，心中如有所失。 （三十八）

南海漁人點頭道：
「不錯！他就住在東海崇明島上，不過

他為人十分古怪，從不與外人來往，據說他
利用那柄無堅不摧的修羅刀，在島下巖底造
了一座水晶宮閾，我也是為了好奇，想去訪
問一下，結果被他趕了出來！」

金蒲孤動容問道： 「他的武功很高了？
」

南海漁人搖頭道：
「武功高低不得而知，不過祇要有著那

柄修羅刀，就是不會武功也沒有關係，凌空
一揮，刀光所及，當者立折，我第一根魚竿
就是被他削斷的，他根本就沒有用力氣……」

金蒲孤想想道： 「世間還有這麼一柄利
器，居然劉素客會不去動腦筋……」

南海漁人笑笑道：
「崇明島孤懸海外，崇明散人很孤僻，

很少與外人來往，所以知道他的人不多，劉
素客祇讀萬卷書，要想對世上的事多一分瞭
解，必須還要行萬里路，因為有許多事是書
本上讀不到的。」

金蒲孤想了一下道： 「你沒有把這件事
告訴劉素客吧？」

南海漁人臉色略動了一動道：
「說是說過一次，不過他並不太感到興

趣，因為他那時充滿了自信，根本不想人家

能傷害他，自然也用不著急急得到那防身至
寶……」

金蒲孤卻臉色一變道：
「這樣看來我們也得趕快到崇明島上一

行，我自己對那柄修羅刀不感興趣，可是必
須阻止劉素客得到它！」

南海漁人不信地道：
「劉素客絕不會去動修羅刀的腦筋，他

不怕被人殺死．也不會親自用武器來殺人，
修羅刀對他毫無用處……」

金蒲孤輕問道： 「前輩怎麼相信他不會
去呢？」

南海漁人臉上紅了一下道；
「我在崇明散人那兒吃了一次虧後，心

中不無芥蒂，所以自動把這件事說給他聽，
原是希望他會出頭去整整崇明散人的，誰知
他祇搖搖頭，完全沒放在心上……」

金蒲孤輕歎一聲道：
「前輩這件事做得大錯而特錯，在過去

劉素客也許不關心，現在可很難說了，因為
他仗著智力在我面前吃了不少虧，一定會改
變以往的想法，目前他之所以要避開我，就
是我可以輕而易舉地殺死他……」

南海漁人搖頭道：
「他雖然智力上失敗了許多次，要說你

能殺死他，我還是不相信，別的不說，單憑

他那縮地之術，你就無法接近他……」
金蒲孤微笑道；
「我與劉素客交鋒多次，卻從來沒有正

面與他接觸過，前輩可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

南海漁人搖搖頭。
金蒲孤笑道：
「他怕我見了面之後，不問青紅皂白就

給他一箭，他那縮地之術再神妙，也無法在
剎那之間，逃出我金僕姑長箭的射程！以前
他目空一切，是因為確信無人能殺死他，現
在有了我這層顧忌，他不得不另作打算了
……」

南海漁人怔了一怔道： 「老弟，不是我說
誇大的話，你那神箭固然厲害，卻不見得能
傷得我……」

金蒲孤大笑道：
「劉素客若是有前輩這一身武功，他就

用不著急急如喪家之犬般他從萬象谷中逃走
了，智慧或許比武功更厲害，但是碰上一個
智力相等的對手，武功就是決定生死勝負最
重要的因素，劉素客不如我就在此，可是他
現在開始練武功又太遲了，最好的方法莫過
於持有一柄修羅刀那樣的利器……」

南海漁人一怔道：
「對啊，他假如有了修羅刀，再得到了

鐵甲神鱷的鱗片製成軟甲，不必仰仗智慧就
可以橫行天下而無忌了……」

金蒲孤笑笑道：
「有了修羅刀，就不一定再需要軟甲防

身，一刀在手，無堅不摧，我的金僕站長箭
再准，也擋不住地輕輕一揮……」

南海漁人臉色大變，連連點頭道： 「不
錯！不錯，我真不該告訴他這件事的……」

（八十九）


